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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試談沈嘉蔚油畫組合巨作《巴別塔》 何與懷

（接上期）他更指出：

應該認清的是，移民都是自行

選擇才“有幸地”變成“西方中人”

的。你若不願意，盡可回到中國去

做“東方中人”。無論當年西方人圍

剿土著如何殘酷，今日澳大利亞的現

代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已是既成

事實。

應該和過去告別了。不久以後，

沈嘉蔚舉辦了“再見革命”的個人畫

展，並有了創作《巴別塔》的靈感與

衝動。

《巴別塔》就是他心目中國際共

產主義運動全景圖——從開初誕生到

最後衰亡；創作《巴別塔》是他“再

見革命”的認定的邏輯發展。

加繆曾經預言而且這個預言已

被證實：“在歷史上形形色色的烏托

邦以它們最終須付出的代價而自我毀

滅。”對沈嘉蔚來說，國際共產主義

運動已經結束，永遠留在日益遠去的

二十世紀，那個時代是偉大的，然而

也是混亂的、殘酷的、悲哀的。

帶著年輕時代就深深附上的共產

主義情結，沈嘉蔚覺得，他可能

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共產黨人，來

為這個事業送葬——以辛辣的諷

刺、深刻的同情，與理性的譴責，

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唱一曲挽歌。在

沈嘉蔚看來，他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想

做、也適合做這件作品的人；現今世

界上還自稱為共產黨的組織與個人，

都早已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共產黨，

而對他的下一代來說，“共產主義”

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真正的”共產黨人！？看來沈

嘉蔚非常執著。許多年前，沈嘉蔚曾

經借用在職位上英勇戰鬥到死的阿連

德總統之口，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認識許多高級領導人，但只

有兩個人因其目光與眾不同給我的影

響最深。這兩個人是切和周恩來。他

們兩個人身上都有一股內在的力量，

都有堅定不移的信念，都有風趣幽默

（前言：艾班尼斯總

理於11月4日至7日訪問

中國，本文於10月29日

寫出，其英文版本隨即交

給澳洲政府有關人員，期

望澳洲總理能向北京當局交涉釋放楊恆均博士。）

楊恆均博士於2019年1月19日在廣州白雲機場被中

共扣押，坐牢至今差不多五年了。他在獄中遭受折磨，身

體越來越差，現已患上重病。中共當局應該馬上釋放他。

我初識楊恆均是在2005年4月悉尼華文作家協會舉辦

的作品研討會上。楊恆均帶著自己的三本長篇政治小說《

致命弱點》《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殺》來參加。我在網

絡上瀏覽過他的作品，所以雖然第一次見面，便馬上雙手

舉著他的三本大著，熱情地向大家介紹。我說：“真了不

起啊，寫了這樣的三部書。”

後來楊恆均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這句話給他很深的印

像。他還讓我很擔當不起，這麼說：“

我進入澳洲華文文學圈，是因為有何博

士的賞識與推薦；我進入學術界，也

是得益於何博士的介紹與大力支持；在

澳洲推薦我時評博文的，也是何與懷博

士。但最終讓老師輩的何博士成為我志

同道合的摯友的，既不是文學，也不是

學術，而是我們人生的經歷，對政治、

社會的看法，以及對中國的關注與熱

愛。”

所謂推薦他進入學術界，是介紹

他投到悉尼科技大學馮崇義副教授門下

就讀博士學位，並欣然給該大學寫了推

薦信。他跟著馮博導涉獵了西方自由主

義理論，以他自己的話說，這對他的人

生之重要，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楊恆

均2009年完成博士論文，標題是：“

互聯網的中國結：公民記者和博客對中

國政治民主化的影響”。他尚未完成博士學業就已經在中

國實踐他的論文觀點，開始了一發而不可收的網絡時評寫

作。

他在互聯網的諸多平台上開了十多個博客，在主頁標

明“嫉惡如仇，從善如流”，還引用羅素的名句：“三種

簡單但又極為強烈的激情支配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

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的不堪忍受的悲哀！”這些座右

銘足以表明他的志向。他在被中共逮捕之前的十年裡，在

網絡上發表了數量龐大膾炙人口的時評，粉絲過千萬，成

了中國非常著名的網絡作家並被網民昵稱為“民主小販”

。將這些文章結集出版的文集有《家國天下》、《說中

國》、《黑眼睛看世界》

和《伴你走過人間路》。

當年，只要查閱中國以及

世界各地一些主要網站，

或在“google”等搜索引

擎上打“楊恆均”三個字，就會發現，這個人以連續不斷

而又觀點獨特的時評隨筆讓無數網民高度關注並引起激烈

的辯論。在2015至2016年間，在楊恆均博士指導下，他

的粉絲組成諸多取名為“羊群”的微信群，遍佈全中國五

十多個大中城市，其活躍的程度加上隨之而來的越來越大

的影響讓有關當局感到恐慌，最後被強力取締。

對中國那些攻擊他的人，楊恆均博士反復表明，他

的立場是熱愛中國，期望中國進步；他的價值觀中包含民

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等等。愛國的立場讓他看清中國的

國情，腳踏實地；價值觀讓他堅持不懈，永不放棄。最重

要的是：他不會為任何利益而背叛他這兩條准則。他沒有

什麼可害怕的。

中國著名作家和文學評論家陳行

之先生曾發表《為歷史留下聲音——

楊恆均的意義》一文，從多個方面探

討“楊恆均現像”。他盛贊楊恆均

是“一個敏銳的觀察者、深刻的思想

者，更是一個負有使命感的行動者”

；他申明在他目力所及範圍之內，“

在所有思想者當中，楊恆均作為一個

海外學者毫無疑問是最敏感、最活

躍，也是最堅韌的，更重要的是我贊

同並欽佩他針對民主與自由、針對中

國社會現實狀況、針對重要社會事件

發出的聲音”；他還對楊恆均為什麼

比其他思想者獲得了人們更多的敬重

做出解釋，其結論是“他同時站在兩

個世界進行觀察和思考，他從兩個世

界的經驗對比而不是理論對比中形成

見解，他有一種簡潔明快地闡述這些見解的獨特才能”。

正是憑借真知灼見、道德勇氣和生動文筆，楊恆均博

士享有盛譽。他被世界多個網站多次選入全球百名華人公

共知識分子名單。人們說楊恆均博士是一個充滿理想的現

實主義者，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更因其文章

最中心的主旨被廣泛稱之為“民主小販”。在和楊恆均博

士交往的十多年中，我親眼看到他不但以文章宣揚普世價

值， 也以實際行動踐行普世價值。

這次艾班尼斯總理訪問中國，我懇切希望他能向北京

當局交涉釋放楊恆均博士，把他帶回悉尼。

（2023年10月29日於悉尼。）

楊恆均博士的意義
何與懷

■2011年4月13日，楊恆均博
士和馮崇義教授以及本文作者攝於
悉尼Vaucluse區。楊博士曾於3月
27日傍晚在廣州白雲機場被中共扣
押，此時被釋放回家不久。

今年11月1日是澳大

利亞政府決定給予四十千

中國留學生居留澳洲三十

周年紀念日。

這是繼新金山時期之

後，最大的一批直接從中國大陸來的群體，彙入此前“白

澳政策”解封廢除後馬來西亞、越南和香港華人的移民

潮，構成澳洲多元文化社會一個有特色的少數民族團體。

他們己扎根在這個幸運國家。多數人隨即協辦家庭至少三

人定居，其後裙帶移民人數應高於二三百千。

歲月靜好終有時。當年最年少者已是中年，更多是六

七十歲年長者，半退或全退，無憂醫保退休，安享晚年。

與澳洲價值觀相向者，回首往事，必然青春無悔，無不

慶幸他們家庭後代生活在一個充滿陽光大地的自由民主社

會。

一代人有一代人記憶。面對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試

題，無論如何，這個群聚而來並有共同情結的我們似應要

交好答卷。到哪裡去，怕死或不怕死，幾無選擇，如同走

快走慢，命數已定。而要做能做應做的是告知後人我們從

哪裡來。

作為普遍接受基本教育包括大學的一代新移民，我們

以有別於早年移民前輩過客很不同，不僅表明我們堅定爭

取居留而非臨居的信念，而且又能借助媒體報刊發出自己

的聲音。華人歷史不再空白。尤其有活躍在華語文壇的一

大批文人作者筆耕不綴。

感恩明志。年初悉尼早組織活動掀開紀念三十年序

幕。何與懷先生率先出版《嬗變：“四十千”紙上足跡三

十年》，反映這個文人群體的三十年風雨路；此前，二十

周年時墨爾本出版《居留歲月》，一部更多反映爭取居留

的史料大書；而這幾年悉尼持續出版《大地留印》系列，

由個體講述他們的生活歲月的故事。它們都是新移民如何

適應新生活而有所作為的寶貴經歷和有益經驗，示範榜樣

力量，啟迪後來行者。

即便有文字有故事有史料，且體量極大，尤其互聯網

微信微主播加AI流行，我們似可安心無憂，自然想後代子

孫能知道他們父輩從何而來。然而，嚴峻的現狀是，他們

基本華語文字盲。這不是他們不努力也不是我們不教學的

過錯，而是他們本應成為母語社會成員的自然選擇，不同

於我們當時要適應新社會生活那般拼搏費力。青出於藍而

勝於藍。他們自然融入，應是我們奮鬥一生的最好回報。

鑒於此，未來幾代人難免會問其父輩從哪裡來，除文

字外，需要我們留下實物圖像，具像感知。建一個“四十

千”博物館，自是應有之義。曾幾何時，當年我們“闖蕩

澳洲”，經歷“五苦”，完成無身份無英語無資金無房產

的轉變，自有豐富遺產留給後人。

博物館是實地實物實體。需要人力財力投資支持。建

“四十千”博物館的遐思
西澳平民

半年多之前還是中共第

二號人物的李克強在年僅六

十八歲的時候猝然去世，輿

燕回念舊思沵，借月圓填

韻，落字神傷。僻屋曲路無聲

息，人去屋寂心疼。無常道，

費揣量。燭影閃，筆墨耕雲彩 

。葉落嘆沉浮，餘情未央。 

王 存 德 先 生 遺 作 展 在

11月18日下午 14: 00時在

Chatswood中華文化中心揭

幕。邀請出席開幕式的各位

生前友好、僑領及各文化藝術

團體的代表有：黃慶輝、何與

掛在家裡的牆上，完成了他精神、

信仰的實驗和歷程。

相當悲壯。當初，他就說：

我把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大段

貢獻給了這一運動。一旦我完成了

這件作品，這一大段生命便不再是純

粹的浪費了。

三，再見革命？NO！

     歷史向歷史畫家
沈嘉蔚開了一個天大的
   更是殘酷的“玩笑”

沈嘉蔚是傑出的歷史畫家，無疑

也是一個專心致志的歷史研究者。然

而，非常諷刺的是，歷史向他開了一

個天大的更是殘酷的玩笑。

沈嘉蔚2002年舉辦的“再見革

命”畫展，既展出他文革時期的作

品也展出他近期完成的表現文革或

對暴力反思的作品，是一個徹底的

主題性展覽，主題是：“ZAI-JIAN 

REVOLUTION”——“再見革命”

，英文展名保持“再見”的漢語拼

音。畫家的用意很明顯。這是因為

中文“再見”有二解，一解為“to 

m e e t   a g a i n ” （ 重 逢 ） ， 另 一 解

為“farewell”（告別）。第一解是

指觀眾在此畫展裡通過畫家的文革作

品與反思文革作品而“重逢”這場革

命；第二解是表達畫家本人，可能也

包括絕大部分觀眾，無論是歐裔還是

華裔，不欲此生再碰到一場類似中國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心

情。

沈嘉蔚創作《巴別塔》，如前面

講過，便是舉辦“再見革命”個展的

邏輯發展。沈嘉蔚認為，國際共產主

義運動已經結束，永遠留在日益遠去

的二十世紀。這四幅巨型系列油畫就

是他心目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誕生

到衰亡的全景圖。

但是，歷史的詭異大大出乎全世

界許多人的意料，其中，應該也包括

沈嘉蔚。（未完）

的性格。”

當然，沈嘉蔚不為他們護短。

他認為：他們的全部

不足、過失、乃至罪

行，都直接與他們的

信仰及所屬的政治陣

營有關。人不可能拔

了自己的頭髪離開地

面。共產黨為了實現

理想而不擇手段地殘

害生靈之罪過，他們

作為真誠與徹底的共

產黨人，當然脫不了

干系；但共產黨能在

那個時代吸引這麼多

人追隨自己，也全靠

了這一類人的人格召

喚。沈嘉蔚做了一個

真誠的總結：

我毫不懷疑這一類數目不大的共

產黨人，他們真是願

意以自己的犧牲來換

取理想社會的實現。

但是他們越是努力，

與理想社會的距離越

大。這是他們的人生

悲劇所在。

沈 嘉 蔚 把 創 作

這曲挽歌視之為自己

人生的最後使命。他

年輕時就信仰共產主

義，至今，他對馬克

思主義的認同，在某

些方面一直沒有變。

他在作品裡創造了一

個烏托邦，把烏托邦

■本文作者和沈嘉蔚攝
於“再見革命”畫展（2002
年9月27日）。

 悲情中堂
十載為相，有志難抒！四分無力，

四分無奈，二分天良尚未泯，“人做天

看”留哀鳴；

一朝暴亡，真相何如？半疑惡病，

半疑惡習，無疑身後有公評，“怎不是

你”知民心！

悼念你今天中國的大地

悼念每一個活著的自己

悼念那熱火朝天的青春

悼念那似水流年的希冀

悼念那黃粱一夢的擁有

悼念那幡然醒悟的失憶

悼念那指鹿為馬的悲歌

悼念那掩耳盜鈴的喜劇

悼念那古聖先賢的崇拜

悼念那普天之下的死寂

悼念你今天中國的大地

悼念終歸會消失的神跡

悼念你
沿  濱

立組織及基金會，方可彙聚有心愛好人士，尤

其需要培養協助我們第二三代有興趣早介入。

事聚小成多，分散集中，從無到有。有此公益

組織，便有凝聚力，物有所歸。

物以稀為貴。近見有文友遺棄早年精心

整理剪載貼滿其報刊文章的大鏡框，既感慨又

惋惜。我以為，每個人在臨終前，都會難免

想到我們的過往和身邊的親友，也會惦記那

些雖買賣不值錢卻伴隨一

生且難舍棄置的東西，願

其有個好去處。知朋友有

一個小木箱，伴隨他上山

下鄉、留學英國、生活澳

洲，卻不知能不能受到其後代珍惜，能想到最好的去處是

咱們有個博物館。又阿森兄，臨終歲月期間，不僅臨摹畢

加索的畫，色彩艷麗，多達十五幅；而且醫院點滴化療時

翻讀《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本他1989年便隨身帶來的

書。“四十千”博物館若聚合此類文物，必使我們群體身

份和精神風範張揚凸顯。物質富足不會讓我們忘記過去，

消彌精神追求。

集物不難。若一人家一件，便有“四十千”之多。然

而，大博館也難承受之重。因此，無妨各州組織，分而治

之，互為補充，即便大城市有它三兩個也是多多益善，聊

勝於無。至於“四十千”僅像徵標識，界定人數宜寬不宜

嚴，跨度有1993年11.1和1997年6.13兩個決定期限包括

最後一批超齡同學，與之相應聯繫便是那些同一情結同一

價值觀者，他們都屬於一個時代風潮的群體移民，樂於走

向世界先進文明社會，有志成為心胸開放無芥蒂的華裔澳

洲人，也是世界人。

凡事達成共識，才能有群體力量，才可迎難而上。悉

尼墨爾本老哥大姐們曾是爭取居留的領頭羊，自知善始應

善終，理應勇擔責任，把我們群體安居的歲月以建博物館

這個實體店方式，呈現給生活在這塊大地的兒女們。

若時機成熟條件具備，無妨早選址先建個紀念雕塑

像，為“四十千”博物館開個頭。既安慰逝者，又啟示來

者，健在者年終歲月有個感恩歡聚、交心換物之地。

人以群分。我們值得驕傲，因為我們是最早用腳走

入文明先進社會並認可且享有自由民主體制的一個偉大群

體。這是由非常特定時期而形成身份共識和民主情結的集

體。否認無濟於事，遺忘不可原諒，脫離即是退群，背棄

為群不齒。離開它，我們什麼也不是，或不過是個個體移

民，即便成百萬富翁，也不過是那昔日曾經有錢人堆裡的

一份子而已。我們以此共識情結判斷是非功德。每個人都

因此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執念並貢獻大小，才成就這個

群體的輝煌歷史。

個體雖渺小輕微，無論貧窮富有，有名無名，附著在

這個抽像而實在有身份認同共識的群體裡，我們才不會如

孤魂散落一地，那以青春芳華爭取居留歲月和主動安居樂

業的行為精神，方有永續價值。

也許待到“四十千”博物館建成日，我們才可無愧於

心地說:

“那美好的仗，我己打過了；該跑的路程，我已跑盡

了；當守的信仰，我已持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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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王存德先生遺作展

■王存德先生遺作《
正氣凜然》。

1986年，也許是“李克強悲劇”的起點…… 吳國光

就必定被習近平欺侮。重復一句：這不是習近平的本事，

而是共產黨制度所決定的。所謂制度，就是游戲規則。按

這套游戲規則玩，越黑越壞就越是能贏。

李克強的從政生涯固然是一場悲劇，但是，誰也沒

有想到，在他已經以不到官定退休年齡而提前退出領導層

懷、曉帆、丘雲庵、喬尚明、

陳玉明、曹英、黃樹梁、李復

興、陳錫然、魯仲能、楊東東、

余俊武、黃文生、汪愛華、沈嘉

蔚、王蘭、張學豐、孫明才、陳

秀英、譚文華、王鶴、黃文麗、

彭偉開、李愛民、黃少石、牛沛

岩、徐憲來、徐希嵋、黃瑜、鴻

雪、張青、張仲衡以及書畫界的

眾多朋友。

王存德先生藝德高尚，待

人真誠，在陋室的狹小空間，

追夢他的藝術理想。其詩書畫

印均拿捏嫻熟，具有獨特風格

與見解。雖身為老藝術家仍不

斷攀登高峰，隨身攜帶的小本

上記滿了各處環境與人物的速

寫。君可見厚厚一迭迭本子，

滿是線條流暢之美，一筆筆傾

注著他對生活之愛，對繪畫的

獨鐘。想見他的厚實積累與豐

富經驗均耒自於其內心深處的

情感與靈魂的堅持！

今天王存德先生遺作展並

非僅僅是觀賞他的作品，更是

緬懷他的為人處世之道。他一

生競競業業，待人誠懇善良，

雖獲各種榮譽，卻從不投機

鑽營。甘守孤潔，信守繪畫

人的良知。扶佐新輩，服務

社區。新中國美術奠基者之

一徐悲鴻先生曾說“道在日

新，藝亦湏日新，新者生機

也，不新則死”。縱觀王存

德先生的作品，他融和了國

畫與西畫的界線，用西畫的

塊面與中國畫的線條描繪出

了一幅幅精美的土著人生活

情景與西方肚皮舞的慶典。

他的畫作精美，刻畫細膩，

每一幅作品都是精雕細琢，

花費大量的精力與激情，他

燃燒了熾熱的情感，給我們

留下了無數的感動。遺作展

將會有眾多的書畫長卷、畫

作手稿展示！今天的遺作展

讓我們看到了王存德先生一

生奮鬥的足跡，留給我們的

不僅僅是作品，更是感受到

他的追求與激情，不斷前行

攀登的努力！

時光濃淡相宜，歲月遠近

相安。淡然從容，用空間與

時光，斯人已逝，宇海星

辰，珍惜當下，擁抱你我。 

（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黃

瑜）

之後的短短七個月後，他的人生

會這樣突然地落下帷幕，為悲劇

再加一層！六十八歲，對當今的

人們來說仍在盛年；中共高官保

健條件那麼好，更是個個高壽如

龜。李克強的死，其中有沒有什

麼不可告人的手腳呢？人們可以

這樣質疑，但沒有人能夠知道答

案。對此，我只能說：被謀害死

也好，因為多年心情壓抑、感覺

窩囊而引發病情去世也好，政治

人物的生活乃至生死都必定是有

某些政治因素在內的。從斯大林

時代怪案連連，到毛澤東當年整

王明，再到周恩來不能及時開刀

治癌，活得憋屈並死得窩囊的共

產黨高級領導人多了去了，也都

是“斯大林邏輯”的一種表現！

可是，在共產黨制度下，誰

又不是活得憋屈、死得窩囊呢！

想一想“鐵鏈女”，那活得豈止

是憋屈？想一想新冠疫情中的千

萬逝者，那死得豈止是窩囊！或

者說，前幾個月還志得意滿的秦

剛，現在難道就活得不憋屈嗎？

若干年後的習近平，誰又敢說他

會死得不窩囊呢？因此說，盡

管李克強的人生悲劇已經嘎然

謝幕，但“李克強悲劇”遠未落

幕。

論震驚。編輯希望我寫寫這個話題，礙難推辭，只

是心中五味雜陳，不知從何說起。

不能說沒有酸楚和悲哀。四十五年前，文革後

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入學，我和李克強同時進

入了北京大學，他在法律系，我在中文系。

那個時代的校園很活躍，我們入學之後不久就

相互認識了，關係雖不密切，但也時有過從。去年

夏天搬家到加州，整理舊物時，我還發現大學時代

日記裡記有幾筆和他的交往。那個時候他給我的印

像是一位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同學。

大學畢業之後，我們來往不多。記得最後一次

見面是在1987年，我參加中共十三大籌備過程中

的政治改革政策設計，某天到團中央座談如何改革

群團組織，劉延東、劉奇葆出面接待，與他們同為

團中央書記的李克強專門過來與我寒暄了一番。

不過，那時我已經從北大同學那裡聽到了一些

對他的不滿。起因在於：1986年冬天有一場全國

性學潮，李克強專程到北大坐鎮，嚴令要控制住校

園，決不能讓北大學生上街。為了所謂政治前途，

看來李克強已經放棄原有的獨立思考能力了。

八九去國，隨後我與血腥鎮壓了學生和民眾的

中共徹底決裂，再次見到李克強就是任教香港的時

候從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看到了。那時他已經貴為

河南省長，陪同江澤民視察的時候，完全沒有了當

年校園裡的意氣風發，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相，

說不上奴顏婢膝，卻也看得出慎微逢迎。現在回頭

來看，他的人生悲劇，那時已經漸入戲骨。

當然，不僅僅是李克強這樣做。多少當年的

青春志士，後來都走上了這樣的人生道路：為了當

官，為了發財，為了權勢，為了名利，不斷地扭曲

自己，直到扭曲成黨國所需要、所信任、所賞識、

至少是所不排斥的人材。以這樣的價值觀來看，李

克強還被視為七七級一代人中最為成功的，畢竟坐

上了總理寶座。曾經最有希望、也最有歷練而可能

推動中國走出毛共黑暗的一代人，如果以李克強為

標桿，那真正是一代人的悲哀。

公平地說，即使是身為中共高官的李克強也還

應該良知未泯。輿論還記得他關於中國有六億人口

每月收入僅一千元人民幣的實話，網民這當口也在

重復他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的無奈之言。我記憶

猶新的是，他在總理任上曾經回憶起毛時代農民出

外乞討還需要黨組織開介紹信的事情，以此說明中

國不能倒退到毛時代。李克強在安徽長大，並曾經

在鳳陽插隊，毛時代那裡的農民每年冬天都要出外

討飯，一年的收成不足以填飽一年間的肚皮。那個

時代，我在家鄉魯南地區生活，冬天裡常能見到這

些操著皖中或蘇北口音挨家挨戶叩門乞討的人們。

這是我們親身見證的歷史，而李克強沒有忘記它，

這就是良知還在了。

然而，這正是李克強人生悲劇的又一體現。

他應該知道，良知是與共產黨體制難以相容的。也

許，他有想過，有一天當自己當上共產黨的最高領

導人時，他可以改變這種體制，使之與良知相容？

確實，他一度非常接近登上最高權力的位置，但決

賽中輸給了習近平。問題是，習近平是靠什麼贏得

那個位置呢？有人說是善於裝孫子，有人說是身為

紅二代，更關鍵的是江澤民曾慶紅為了阻擊胡錦濤

選擇的接班人李克強而選擇了習近平。很明顯，這

一過程如何展開，本身就是中共制度所決定的。為

什麼江澤民曾慶紅就比胡錦濤更有力量來決定是李

還是習？還不是因為他們掌控軍隊，掌控政法，也

掌控黨機器。一個掌控暴力機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

度，怎麼可能與良知相容？怎麼可能容許你去改變

這種體制？

既然不相容，還要去適應，這就難免出現人格

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劇。也許那裡有

兩個李克強：一個李克強不斷扭曲自己以在中共體

制內沿著權力等級步步攀升，一個李克強還保留了

一些常識、良知和對於民眾的同情心。殊不知，後

者在共產黨權力場上可以成為一個人的軟肋。當習

近平和李克強在2012-13年開始了十年共事的時

候，李克強黑不過習近平，壞不過習近平，因此也


